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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者 来 信

我去年回国读到上海《文汇报》2009 年 5 月 9 日刊

登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育专家杨东平撰写的文章“奥数热、

择校热是不治之症吗？”该文批评了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一

句口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完全同意杨教授的批

判。这句绝非科学论断的教育口号对于中国目前摧残人性

的初等教育方式，具有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 需要“拨乱反

正”。在三、四十年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那个年代，他

的违背人类发展规律的某些政治口号很少有人质疑或公开

批评，尚可理解。可是在如今“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的“世界村”信息高速公路时代，这句违背教育基本规律

的口号却成为数不胜数的教师、家长教育孩子的座右铭，

岂非咄咄怪事？真是令人费解！

我还记得 80 年代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观看本系学生运

动会女子 800 米赛时的一幕：起跑线上，铃声一响，一位

女同学像离弦之箭，一马当先，向终点直奔而去，想拿第

一的心情显而易见。且慢，不幸地（也是必然地），她越

跑越慢，冲线时反而成了倒数第一。我当时就替她惋惜。

倘若她科学地竞赛，凭其突出的身体素质，稳步开始，保

持后劲，也许真的能拿第一呢。

90年代，我有次回国，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实

话实说》刚开播时的一期节目，话题就是关于早期教育的。

我记得被访问的那位嘉宾也用了长跑的例子形象地告诫大

家，起跑线上的冲刺是得不偿失的，是与教育规律背道而

驰的。可是，他的科学建议却未能在大部分现场观众中引

起共鸣。望子成龙的他们都说他自己已功成名就，就不顾

别人子女的“死活”了。看到这里，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

的一句习惯用语：憾山易，憾解放军难。现实是：憾山易，

憾根深蒂固的观念难！

的确，十几年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信

念已深深地扎根于祖国人民的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

实在行动上。君不见，奥数、音乐考级、强化班、辅导班

等等五花八门，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家长疲于奔命，

孩子苦不堪言。再加上成堆的课外作业，真把他们柔弱的

还未发育完好的身体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如杨东平教授

引述的一位网友所言：“孩子们的苦难远远超过奥数的难

题 ---- 他们没有自由、没有空间、没有自我、没有尊重、

没有爱。”这位母亲仰天长叹：“大学里那么多教育专家们，

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为孩子们说一句话？”

大学教授杨东平终于站起来了。他一声怒吼：打倒万

恶的奥数教育！我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在中国读到硕士学

位，又去美国读了博士学位，后留美教书至今。我想通过

中美两国教育的亲身经历和观察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一流传甚广的名言是违反科学的，

是误人子弟的。

我念初级小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夜，受到再正

常不过的快乐教育。之后直到高中毕业基本上是以玩为主，

兼学别样。因课余时间充沛，打乒乓、拉二胡、像猴子一

样玩单杠，兴趣广泛，什么书都翻。14 岁高中毕业，在家

烧中饭三个月，火苗也把旺盛的求知欲熊熊点燃，一口气

无师自通地读完文革前高中三年数理化全部教材，又在一

个初中教了一个月的立体几何；连续在三个工厂工作近五

年后，就凭那三个月的数学基本功，成为南京大学数学系

77 级大学生。我的同窗们和我一样，没听说受过什么“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训练，个个身心健康，头脑

清晰，志向远大。大学四年，我们早晨跑步锻炼、上午受

业课堂、下午自习做题、晚上埋头苦干，周末有时爬山。

我们目标始终如一，兴趣与时间赛跑，深得读书之乐趣。

我们这一代学生，尽管在少年求学初期没有被强迫争第一，

没有被抛进题海里淹死，在人生教育的起跑线上从容散步，

自然风光尽收眼底，童年乐趣应有尽有，岂不快哉快哉？

本质上，我上大学才开始从“ABC”起学英文，在“起跑

线上”已经“输光了”，可是我和同学一样，进步神速，

还修了三学期的德文。为什么学习能如此高效率，功课能

全面发展？只因少年时代在父母“任其自然”的宽松环境中，

书没读呆，就像刘欢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我多年

后在母校高三教室门口目睹铺天盖地的高考复习资料无情

地挡住了窗外明媚的阳光，一双双呆滞的眼睛在暗无天日

的书海里发出幽灵般求救的绿光，我多么庆幸我们曾是生

活在毛泽东时代那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当在交谈中听到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丁玖

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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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对江泽民刚刚提倡的“教育减负”不以为然之时，我

就悲哀地发现，正是这些“灵魂的工程师”们推波助澜地

炮制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这一奇谈怪论。

我女儿只在中国念过小学一年级，是受美国教育长大

的。初中时，有一次她随我回国。我在北京学术访问，她

在扬州爷爷奶奶处住了一个多月，因十分困惑于找不到同

龄孩子玩，有感而发，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一文“我

在美国读初中”。之中，她叹息道：

“这次回国满 1 个月时，我才与比我大 1 岁的江都表

姐见面。由于功课多，她无法抽身和我相见。也上初二的她，

连周末都不休息。早上 5 点起床做作业，晚上 11 点才睡觉。

太辛苦了！就拿我扬州的堂弟来说，才二年级就很少有娱

乐的时间。前几天我去南京外婆家，另一个上初二的表姐

也很难有空和我玩。”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初中生活：

“在美国，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初中生早上 8 点 15

分上课，下午 3 点半放学。每天回家后，我做完作业还有

充分时间学学中文语文、数学教科书、看小说和弹钢琴。

像一般的美国学生那样，多数的时间还可以玩。”

最后，她的观察与思考导致科学的结论：

“在中国，每个学生都被逼着好好念书。在美国，个

人的前途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

美国的教育思想和方针是符合自然规律和教育规律的，

是极其人性化的。人人都说美国是“儿童的乐园、青年人

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老年人的坟墓”失之偏颇，“青

年人的战场”大概如此，“儿童的乐园”绝对正确！在教育

的起跑线上，这个国家注重爱的教育、快乐的教育。它教

孩子们基本的知识、做人的道理。它尊重个人的兴趣，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它从不鼓励超前教育、死记硬背，更不

提倡“起点论英雄”。小学到初中，在轻松愉快中读书，反

而学到了许许多多实用的知识。学生们个个生龙活虎、精

神抖擞，健康的心理与健康的躯体相得益彰。四年高中，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基本上为满足自己的爱

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选择他们的未来。他们开始紧张忙

碌起来，但忙得正是时候，因为大学这个通才教育的大本

营在向他们招手呢。我女儿上高中前有大量的时间培养兴

趣和爱好，包括阅读中文作品，尤其是金庸、古龙的武侠

小说让她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高中后，她除必修课

外，选修了许多既有用又感兴趣的课程，轻而易举地拿到

全额奖学金进了大学，刻苦求学四年后又以双学士学位顺

理成章地成为另一所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事实是，在“兴

趣大于一切”的教育理念下，美国的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

对自己定位清楚，对人生目标明确，基本上成为不同层次

的社会有用之才。如果他 / 她热爱某门学科，在那个领域

成为杰出人才的概率很大，机会只垂青于那些既有好奇心，

又不肯放弃的年轻人。美国本土培养的各行各业的尖端人

才实在是太多了，这完全得益于其科学的教育手段。它金

字塔形的人才结构就像是它所制定的健康食品金字塔结构，

任其自然，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能在和谐社会中找到用武

之地。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描绘美国的教育体制最

为贴切。我们的报纸每年报道中国队又在国际奥数竞赛中

拿了团体冠军，比美国队强多了，但这些金牌选手又有几

人像我的大学同学，据我所知大概从未学过“奥数”、参加

过数学竞赛的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田刚那样终生

献给数学？而在美国，这样的人大都像他那样最终成了知

名的数学教授。

毋庸质疑，天下没有哪一对父母不希望子女成材，不

希望子女拥有幸福的未来。问题是怎样才能成材，什么样

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中国父母常告诫子女“先苦后甜”、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旦孩子在不堪重负之下

丧失学习的动力，他们依然苦口婆心地再送上一句古诗：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们的最初用意也许是好的，

但一旦缺乏科学的态度就会物极必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好的动机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在

高压下痛苦地学习反而容易没学会怎样读书，长大后倘若

感到“一事无成”时就会怨恨父母、埋怨教师，就像旧中

国包办婚姻缺乏感情的夫妇那样怨恨“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一辈子。岂不知，拔苗不能助长，循序才能渐进。“一

口饭吃不成胖子”的道理妇孺皆知。对绝大多数学生，“欲

速则不达”这一古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孩子是“祖国的

花朵”，应让它多享受一点阳光下的“光合作用”，而不

该客观效应上摧残之。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有一个童年，

岂有失去之理？没有“起点争英雄”，他们有了健康快乐

的少年时代，有了充分的时间培养探索未知世界不可抑止




